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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于6月30日举行“弘扬教

育家精神，做新时代铸魂育人的‘大先

生’——田本娜先生从教73周年教学思想研

讨会暨终身成就奖授予仪式”，97岁的田本

娜坐着轮椅缓缓入场，到场者以热烈掌声向

她致敬。从1952年踏上讲台至今，田本娜始

终以“不做懒惰的教师”自勉，在小学语文教

育领域不断创新。她推动了“集中识字”语

文教学改革实验，培养了几代教育工作者，

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以纯粹的教育情

怀，抒写了一部跨越世纪的教育传奇。

家风师恩

铭心励志

“家有闲田多种竹，家有闲钱多买书。”
这是田本娜自幼耳濡目染的家训，是她祖父
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出生于葛沽一
个书香之家，家中藏书满架，从《三字经》《论
语》到各类古代专著、古典小说应有尽有，家
里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她从四五岁开始
接受启蒙教育，父亲和母亲用一面是汉字、
一面是图画的卡片教她识字，到七岁入读小
学时，她已识千余汉字。

后来，她父亲开书局、办报馆，书局里的
《新青年》《创造》《小朋友》等杂志成为田本
娜的精神食粮。然而，幸福的童年非常短
暂。她清晰地记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后，日军占领天津，父亲创办的《治新日报》
因出版“号外”抗议侵略被查封，工人被捕。
“困境之下，我父亲变卖家产，救出报馆的工
人，自己却一病不起，于次年离世。”田本娜
回忆。

生活的重担落在母亲肩上，但无论多么
艰难，母亲也始终没放弃对子女的教育。田
本娜始终铭记：“母亲常对我说，炕上一把剪
子，灶上一把铲子，书桌上更要握好笔杆
子。意思是说，要掌握技能养活自己，会做
饭填饱肚子，更要读书成才。”

抗日战争时期，葛沽没有中学。田本娜
小学毕业后，在家中跟随母亲继续学古诗
文。明代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龙文
鞭影》等，都是母亲指导她读完的。1946年，
天津市内设立中学进修班，母亲顶住“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压力，送她入学读书。
田本娜动情地说：“我能成为大学教师，完全
是因为母亲用她的坚毅和远见为我铺平了
道路。”

回忆求学之路，田本娜说，自己遇到过
三位恩师。

葛沽官立小学的刘伯声先生，是点亮田
本娜教育初心的第一缕光。“那时候的老师
多是‘全能选手’，刘先生既教语文、数学，还
管着音乐课，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她笑着
回忆，儿时自己性子倔，不爱唱歌，有一次音
乐考试，无论刘先生怎么鼓励、启发，她就是
不肯开口。最后，刘先生毫不含糊地给她打
了零分。她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化课上，成绩
总稳居班级第一。有的同学怀疑她考试作

弊了，她心里又气又委屈。下一场考试，干脆
把课桌转了个方向，书包往讲台上一放，当众
宣布：“我就这样考，大家看着！”结果，满分的
成绩单让质疑声哑了火。这份倔强与坦诚，赢
得了刘伯声先生的格外关注。家里有人反对
田本娜继续上中学，刘先生鼓励她：“你要达
观，要进取，不能放弃。”“达观进取”这四个
字，也成了陪伴田本娜闯过无数风浪的人生座
右铭。

考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
大学）之后，郝荫圃、许忆痴两位教授为田本娜
的教育之路筑牢了根基。

大学时期，田本娜凭借优异成绩提前毕
业，工作两年后被调回母校。“郝荫圃教授让我
教《小学各科教学法》里面的历史、地理教学
法，他自己教语文、算数和自然教学法。”郝荫
圃要求她必须撰写教学大纲、拿出详细讲稿、
列出参考资料目录。她回忆：“他改我的讲稿，
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改完了就让我在教研室
里试讲，一遍不行再来一遍，直到我能做到游
刃有余。”

郝荫圃常说，教学要“从严、从细、从实”。
后来，这成了田本娜带青年教师的核心理念，
她要求自己的学生备课必须“过三关”，正是当
年郝荫圃教授传给她的法子。

许忆痴教授的课堂，则为田本娜打开了学
术研究的大门。她回忆：“许教授讲《外国教育
思想史》从不用课本，把提纲写在黑板上，从古
到今的教育思想就串成了一串，讲得活灵活
现。课后，许教授总会列出一堆参考书，他说，
课本是骨架，你们得自己添肉。”更特别的是，
许忆痴喜欢以开卷的方式考试，提前给出几个
题目，学生自选后去图书馆泡上十天半月，列
出提纲请许教授过目，改满意了，才能动笔论
述答题。

这段时期，田本娜读完了捷克教育家夸美
纽斯的《大教学论》等大部头教育学著作，不仅
迷上了外国教育史，更摸透了“读书、积累、研
究”的门道，为日后编写《外国教学思想史》埋
下伏笔。

一线耕耘

潜心学术

田本娜与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的缘分，始于
1952年。那时她读完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
著作和传记，满腔热忱，一心想像他那样，到教
学一线去，在实践中成为教育家。她回忆：“当
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昌黎去教书，高兴得不得
了。”她收拾了整整两大箱行李，踏上开往昌黎
的火车。当地师范学校的校长亲自到火车站
接她，看到那么多行李，不禁笑道：“你是真打
算在我们这扎根儿啊！”

半年后，田本娜凭借出色的表现被任命为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任（相当于校长）。在实
践中，她明白了“好的教育是温暖的陪伴，而不
是居高临下的威慑”的道理，也懂得了“一定要
到教师中去，才能找准教学中的问题并逐一改
进”的方法。

1954年，田本娜调回母校教育系任教，但
仍未离开她热爱的小学语文教育一线。每年

春天，她都会随郝荫圃教授一起，带学生到天
津各个小学参观、听课，指导学生的教学实
习。郝荫圃常教导她：“听课、评课，既要进入
课中去听，也要跳出课外来想，才能有领悟、有
提高。”田本娜说，郝荫圃教授的教学法以细致
著称，常被大家善意地调侃为“小教条”，因为
他的教学法都是一条一条的，环环相扣。

1958年，辽宁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首创
“集中识字”教学法，北京景山学校紧随其后展
开实验。田本娜察觉到这一教学法所蕴含的
潜力，多次前往两校听课，搜集教材教案，考察
实际教学。上世纪60年代初，语文教育界围绕
叶圣陶“文道统一”的思想展开讨论，田本娜提
出了“识字、阅读、写作”一体化的“集中识字”
实验方案。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田本娜调入天津师
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这时学院筹建教
育系，面对师资不足、图书资料匮乏、心理学实
验设备欠缺的现实压力，她慎重提出：“应先成
立教育研究所，夯实基础。”这一务实的提议得
到了学院领导的认可，田本娜被任命为研究所
副所长。

她开始着力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系统补充
专业书籍与实验设备，同时也投入教学改革
中。1979年，她与同事合作，在鞍山道小学和
成都道小学启动“以‘集中识字’为基础的语文
教学改革整体实验研究”。她们精选了80篇课
文，分设精读与略读，引导学生在掌握大量汉
字的基础上，学会分析文章结构、品味语言艺
术，实现了读写结合，颇见成效。

1983年，郝荫圃因健康原因，推荐田本娜
接替他在河北大学讲授《小学语文教学法》。
田本娜整合自己多年理论结合实践的经验，将
课程升级为《小学语文教学论》。她回忆道：
“当时郝教授拄着拐杖爬上四楼听课，整整一
个学期，每堂必到，课后还一一作出指点，助我
不断提升。”她一边授课，一边撰写专著。1987
年，《小学语文教学论》正式出版，成为国内该
领域首部系统教材。书中提出许多创新观点，
打破了“重技巧、轻人文”的教学局限，被多所
师范院校采用为教材。郝荫圃看到著作后欣
慰地说：“我没有完成的工作，你完成了，而且
做得更好。”

退而不休

火种不熄

1988年，田本娜退休，然而她的学术生涯
却攀上了另一座高峰，她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
七部著作。2014年，86岁时，她凭《突出汉字、
汉语特点的小学语文教学整体改革与理论构
建》摘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田本娜始终将“从严、从细、从实”作为治学
信条。主编《外国教学思想史》时，她要求团队
必须读原文。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著作尚
无中译本，她派研究生去北京，到中国国家图书
馆查找原始文献、逐字翻译。在编写《小学教育
学》时，有部分稿件文风散漫、偏离原意，她果断
退稿，“我说话直接，学术上来不得半点马虎。”

田本娜说，自己能够著书立说，离不开人民
教育出版社陈侠先生的鼓励与鞭策。上世纪
80年代，她发表了首篇研究夸美纽斯的文章，
陈侠先生激励她：“不要只写这一篇，要打开视
野，多方向延伸。”后来，田本娜着手编写《外国
教学思想史》，陈侠先生一直密切关注。令人惋
惜的是，在这部书即将出版前夕，陈侠先生去
世。她在该书序言中痛惜地写道：“非常遗憾，
这本书我交给了老师，他却没能看到。”

学术上的“严”与育人中的“慈”，在田本娜
身上浑然一体。她家的客厅成为许多青年教师
寻求指引的“公益课堂”，她几十年如一日为他
们答疑解惑。她说：“老教师有传帮带的责任，
年轻人也要点燃自己心中的火种，勇敢超越前
人。现在青年教师压力大，既要上课，又要发论
文评职称，但不能为了评职称而评职称，不能为
了数量丢了质量。要找准一个方向，长期深耕，
要沉得下心，守得住寂寞。”

岁月把青丝染成白发，田本娜的人生与教
育彼此照亮。今年7月，她将个人收藏的2219
册图书及 30袋手稿悉数捐赠给天津师范大
学。这些纸本记录着她从教室到书斋、从实践
到理论的漫长足迹，其中包括大量听课笔记、与
一线教师的往来书信等。她说：“这不单是我个
人的东西，也是教育走过的痕迹。愿青年教师
能从中发现：真正的好教育，永远是从课堂里生
长出来的。”

田本娜 一生献给教育事业

口述 吕铮 整理 何玉新

“刀刃向内，刀尖向外——吕铮

《双刃剑》新书发布会”于9月13日在

北京举办。腾讯视频总编辑张恒、

《十月》杂志原主编陈东捷、《双刃剑》

策划编辑张引墨与作家吕铮一起做

客新书发布会现场，与读者展开交流

对谈。吕铮曾凭《三叉戟》享誉文坛、

影视界，《双刃剑》是他的最新力作，

讲述案件证人潜逃，董刃、江锋、赵

阔、苏晓雅四名刑警因监守失职被降

职、边缘化。十年后，探长董刃重新

揭开尘封旧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发布会上张恒表示：“我评判

剧本、小说的标准有三个，即合理、有

趣和突兀。吕铮的故事有趣、出人意

料，下笔极具真实感，在这样的基调

下，他更写出了平凡警察的喜怒哀

乐，写出了他们的英雄梦。”吕铮也现

场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经历。

《双刃剑》取材自现实

每个人物都有复杂性

好多朋友一提到我，就说吕铮是
《三叉戟》的作者，这成了我的标签。
但是，《三叉戟》是我在2015年构思、
2016年创作的，如今还是我的标签，
我感到不满足。在2024年，我觉得自

己看待警察这个职业以及看待社会
的视角都发生了变化，火候差不多
了，有信心把一个警察“刀刃向内，刀
尖向外”的故事诠释出来，于是开始
动笔写《双刃剑》。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北京某个派

出所，师父带着我和另外几个警察去
抓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拿着警棍冲
进去时，就已经开始哆嗦了。门口是
狭长的过道，两侧堆满垃圾、杂物，嫌
疑人拿着斧子奔我而来，师父在后边
一扒拉我，自己往上冲，场面十分混
乱。我抓住那个嫌疑人的时候，自己
抖如筛糠，感觉像低血糖的状态。后
来我把这个情节写进了《三叉戟》。
前几年，师父找我，说你要有时间

咱一起吃个饭，跟那谁谁谁。我吓了
一跳，这名字似曾相识，再一想，这不
是我抓过的那个人吗？师父说，那个
人从大牢出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派

出所，把一大堆药费单子拍在那儿，说
他活不下去了，要找抓他的那个警
察。我师父出来，板着脸说，我给你找
个工作，钱不多，够你活下去的。
那个人当了仓库保管员，领第一

个月工资时，非要请这帮昔日抓他的
警察吃顿饭。他问我师父，那小孩
呢？原来看见我哆嗦的那个。我师
父说，我那徒弟现在都是作家了。那
个人说，必须叫他来！
那天我跟几个老警察去了一家小

饭馆，跟当年我们抓过的一个人吃了
一顿饭。那饭馆特别破，桌面上都是
油垢，手机不敢往上放。我觉得我看
到了他的一生，看到了他与我四目相
对，坚持着最后的尊严。

现在提起他我都觉得动容。他当
年也是好勇斗狠，替别人出头，没觉
得自己不对，但确实触犯了法律。那
天晚上回到家，我对着录音笔，说了
好多关于他的话。我仿佛进入了他
的内心世界，他这么多年在想什么，为
什么要请抓他的警察吃饭，他后悔吗？
警察和罪犯的博弈，永远是复杂对复
杂，当我树立好一个警察的形象，如果
反派过于单薄，就不足以与警察对
立。我把这个人物放到《双刃剑》里，
写完之后我突然发现，我没白结交他，
没白跟他合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不能以善恶去轻易评判。

写出人物的过人之处

也写他们的性格缺陷

写《双刃剑》时，我在小黑板上记
下三句话：一是细节处理要比同类作
品强；二是每段对白、每个过桥，哪怕
是一个场景描写、一段情绪弹幕，都要
有信息量，要有交代，要能衬托整个
小说的意象，其后才是对故事情节的
推动；三是要奇在其外，跳出警察的
身份去看警察。
我建了四个文件夹：对白、人物关

系、人物、细节。动笔的过程，就是把
这些零散的东西整理出来的过程。这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好多碎片可能只
有一句话。可能有人觉得我写得快，
十个月写成一部小说，殊不知，我之
前消耗了很多年，一直在积累素材。
这些东西浮在表面，而真正重要

的是找到人物的“魂”，把生活中的真
实提炼成可以让人相信的艺术真
实。我要写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写出
他们性格的缺陷，写出他们内心的挣
扎。当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呈现在我
面前时，当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
觉得这个人物才算成功。这也正是
我心目中好作品的标准：人物立体，
人物关系牢固，以人带事，一切不落
惊险奇特，落人心。
当时我儿子不到7岁，有一天他

问我：“爸爸，警察都是好人吗？”他年
纪太小，我只能说：“是，警察都是好
人。”他接着问：“爸爸，如果警察干了
错事，还是好人吗？”这句话把我问住
了，我想了想说：“警察如果干了错
事，可能那个阶段他就不算所谓的好
人了，但如果他能正视自己的错误，
就还是好人。”他又问了第三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又变成好人

了，那他是好人吗？”我说他是好人。这
段对话我用在了《双刃剑》里——孩子
看似无意的发问像一把尖刀，一次一次
地刺痛主人公董刃尘封已久、不敢去面
对的那个伤疤，还有旧痂。
相对于“作家”，我更愿意称自己是

一个写作者、亲历者、在场者。我觉得
应该平视这个世界，甚至敢于靠近所谓
的“黑白灰”，才能拓展信息量，成为一
个更持久的写作者。

“恨活儿”的警察才是神探

他们永远不会袖手旁观

我23岁那年，误打误撞破了一个在
北京行骗七年的案子。一个雨夜，我们
抓获犯罪嫌疑人，关入看守所。刚回到
车里，法医就跑来了，告诉我，经过体
检，那人是女的！
这个女扮男装行骗的案子轰动一

时，好多记者来采访，其中有一个记者
说，我自己给你5000块钱，你把这个案
子的前前后后都告诉我，我想写一个小
说。我肯定不能答应，因为案子还在侦
查阶段，还没向检察院移送起诉，更没
判刑，不能给卖了。到判刑以后，我也
没卖，我想，这么好的故事，我能不能自
己写一个小说？
以这个案子为原型，我写完了小说

《黑弈》，投给出版社。这是我写的第一
个小说，出版后，我从出版社拿到三本
样书出来，在繁华的朝阳门内大街上抱
着书狂奔。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世界都
亮了。一个没有写作基础的人，通过努
力，能呈现出一个作品，首印5000册，能
让5000人看到这个故事，甚至可能有一
天会拍成影视剧，让更多的人看到，对
我来说，这是一件特别棒的事。
“恨活儿”的警察才是神探。我采

访过的所有干得好的警察，都不是拿所

谓的破案当自己职业规划、职业成长的
阶梯，而是真好这口儿。由于办案经历
多，他看到社会深层次的东西会更多，结
识的人会更多，掌握的信息量会更大，他
的人生也会更精彩。所以别怕累，丰富
的经历是最好的宝藏。
我采访过丰台分局一个刑警，他给

我讲了一件事。一个老人来报案，说锁
在家门口电线杆子上的自行车丢了。可
是，一辆旧自行车顶多值几十块钱，报什
么案呢？老人说，不是钱的事，原来我骑
着那辆自行车，驮着我老伴儿，去做放化
疗，她坐在车后座上，眼瞅着一天一天越
来越不行了，后来人就没了。我没儿没
女，突然觉得，全世界就剩我一个人了。
每天出门看到那辆自行车，觉得我还不
那么糊涂，但自行车突然丢了……
一瞬间刑警就懂了，跟老人说，您甭

管了，这事儿我们办！他说服领导，穷尽
各种手段，我们的术语叫“警务支援”，24
小时就把自行车找回来了。老人送来一
面锦旗，他们把锦旗挂在办公室墙上正
中间的位置。我觉得，如果一个警察一
辈子能破几个这样的案子，并不比那些
惊天大案差。我想写的就是这些警察。
前几年我采访一个浙江的老经侦，

他跟我说了四个字，“主动下场”，又解释
说：“我告诉我的徒弟，不准备、没准备，
你要去干；你恐惧，你要去干；你觉得这
个事可能干不好，你要去干；你同时在干
无数件事，抽不出时间，你也要去干。”这
段话太牛了，写小说也是一样的感受。
人这一辈子总得信点儿什么，哪怕

在某个阶段碰到挫折。要是不信，所有
的动作、心态都会变形。就像我刚刚完
成的小说《梦探》，里面写了一句台词，只
要你信，哪怕一缕微光，也能照亮世界。
警察跟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永远不会
袖手旁观，永远挺身而出，如果每个人都
能像警察一样，这个社会就会更好。

《三叉戟》之后吕铮再推刑侦力作《双刃剑》

写出平凡警察的英雄梦

讲述

5 人物
2025年10月2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田本娜访谈
内心永远保持
对教学的热情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记者：您一直强调教育是点燃一把火，那么

这把火对青年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能

让它一直燃烧？

田本娜：简单点说，这把火就是心里得有股
劲儿——对教育的初心，对学生的责任，还有琢
磨教学的热情。教师不能把教书当成混饭吃的
活儿。你想啊，工厂加工的零件坏了能重做，学
生教歪了，能重来吗？所以这火里面得有使命
感。“教不严，师之惰”，在我看来，这里面提到的
“严”，不是说要凶巴巴地管束学生，而是得问自
己：我这么教，学生真听进去了吗，真学会了
吗？心里总想着这些，这把火就不会熄灭。

上面这些话，是对所有教师说的。要
是对搞教育学研究的大学教师来说，我认
为还应该多到一线去，了解一线教师需
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知道现在的学生到底
在想啥。我当年搞“集中识字”改革，跑了
几十年课堂，记了上百本笔记，最后能够成
书，正是一线实践给我的底气。
记者：您已经97岁高龄了，还一直关注教

育动态，平时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这些的？

田本娜：靠年轻人啊。我退休后经常在家
里开“小研讨会”，青年教师、研究生们常来，带
给我很多资讯，也让我有新的思考。现在微信
很方便，我的学生和以前的朋友们，常转发行业
内的动态和新的研究成果，我一篇篇看，在微信
上和大家交流。听他们讲这些新鲜事，我就像
又回到课堂上，有意思得很。时代变了，学生变
了，教法也得跟着变。我想知道我当年研究的
那些方法还好不好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更重
要的是，每天这么关注着，我觉得自己还没离开
教育这一行，还能做点事，挺好。

记者：现在有些学生沉迷手机，教与学都过

于依赖技术，甚至使用人工智能，您觉得在传统

的教育智慧当中，有没有应对的方法，还是只能

被动接受？

田本娜：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
其实就是传统教育智慧的核心——教育得围着
学生转，讲究的是引导，而不是替代。就说学生
沉迷手机吧，光靠禁止肯定行不通，关键是要给
他们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再说依赖技术，
前阵子我让护工小姑娘帮我在手机上装了“豆
包”，试用后真觉得人工智能很厉害。但是，我
们也要防止教师备课时过于依靠人工智能，自
己反而成了“课件播放员”，把最该有的师生互
动、思维引导给丢了。我们当年评课，最看重的
就是老师能不能抓住学科的本质，能不能根据
学生的反应随时调整教学。这种面对面的点
拨，跟着学生节奏走的启发，是任何技术都替代
不了的，是教育的“魂”。

记者：您在接受采访时说，回天津师范大学

就像回家。这所学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田本娜：时隔多年再次踏进校门，让我回想
起当年跟同事们一起备课、跟学生们一起讨论
的日子，心里很踏实。能带给我们这种感受的
地方，不就是家吗？我大半辈子都是天津师大
的老师，《小学语文教学论》是在这儿写的，“集
中识字”改革是在这儿推的，一批批学生、青年
教师也是在这儿带出来的。这次学校给我颁发
终身成就奖，我深深感受到学校对我的鼓励和
关爱。我把书、手稿捐了，把奖金捐给了学校的
教育学部，就是想让我的经验和热爱能永远留
在这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田本娜

1928年生于天津。天
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小学语文教育家。出版《小学
语文教学论》《外国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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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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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吕铮


